
黄 绣 球

颐 琐 著

第 一 回

论房屋寓民族主义 叙天伦动巾帼感情

话说亚细亚洲东半部温带之中有一处地方，叫做自由村。那村中聚族而居，人口比

别的村庄多上几倍，却推姓黄的族分最大，村前村后，分枝布叶，大都是黄氏子孙。合

村之中，物产丰盈，田地广阔，所出的人，不论男女，也都文文秀秀，因此享惯现成的

福，极怕多事，一向与外村人不通往来。外村人羡慕他村上富饶，妒忌他村上安逸，晓

得他一村人的脾气，就渐渐想出法子来联络，又渐渐拿起手段来欺侮，弄得自由村全无

一点自由乐趣。这且不在话下。

单表他村上有一人，名叫黄通理，此人约莫三十几岁，很出过几趟门，随处考察，

觉得自家村上各种风物，无一不比外面强，却无一能及外面光彩，想来想去，不懂什么

原故。要讲读书人少，眼见秀才举人，比村上的狗子还多；要讲做官人少，眼见红顶

子、蓝顶子，用巴斗箩担也就量不清，挑不完；要讲种田经商的人少，眼见田户完粮，

却为皇家一宗大大出息，生意买卖差不多都是累万盈千，怎么问起来，总说是十室九

空，只剩得一个外面子好看。乡绅不顾百姓，百姓抱怨乡绅，乡绅百姓，又全与商家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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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读书先生，除了想进学中举之外，一无念头，连自家门里的事都糊糊涂涂!，甚至

各种人的坏处，读书人无不兼而有之，真真应着俗语所说“关于天数”。但是天数何尝

就能弄到如此，总要出些人力斡旋，才可挽回造化。"

黄通理正在自猜自解，忽然他妻子出来，言道：“后边一带房屋，今年被风雨吹打，

像要倾倒，官人要赶紧雇个匠人修理修理。”黄通理听见此话，猛然用手掌在案上一拍，

仰面向天大声叹息，喊道：“是了，是了。”他妻子摸不着头脑，说：“官人，这房子修

不修在你，我不过讲一声，何必这般动怒？看来雇个匠人，也花费有限，值得如此发

急？我想房子是世世代代要住的，总得图个结实坚固。倘然后边一倒，保不住牵连正房

也要摇动。就说正房无碍，到底坍了一边，把一座整整齐齐的屋子变了破坏，成个什么

样儿！”# 黄通理听到此处，益发凝思出神，说道：“哦！哦！！变了破坏就不成样儿了，

我想要成个样儿，索性一齐破坏了他，不是修饰修饰可以保得长住的。”$ 原来，黄通

理因为他心中的事忽然触着了修理房屋的话，大有所悟，不觉心口自商，借题发泄。他

妻子不明就里，只当他是不肯，同他呕气，便说：“房屋应修的，自然要修，犯不着说

些气话，嫌我多事不耐烦似的，是何苦呢？”通理扑嗤一笑，说：“你去罢，你的话不对

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同你也说不上。”% 他妻子搭讪着走了开来。黄通理又自言自语，

叽哩咕噜了好半会，才出至门外，将他那后边屋子仔细一瞧，又将他正房四面一看，负

手而行。& 踱了几十百步，走进一家茶坊，泡了碗茶，兀是纳闷。看官估量着他闷的是

打房屋主意，或者是无钱修理了。做书的却不曾问得，只知黄通理当下坐在茶坊，所见

吃茶的，大半是族中长幼，各人言谈，嘻嘻哈哈，全无一桩正事。问起农务，都说是要

看年岁；问起生意，都说是不敷开销；问起男孩子们，说是还不曾上学；问起女孩子

们，谈是还不曾裹脚。’ 七嘴八舌，听了半天，有的约了去吃酒，有的约了去吃乌烟，

就陆续散完。

日已沉西，黄通理想道：“我们这村上的人，一个个如此模样，难怪风土人情如此

颓败。( 算来这村上大半姓黄，虽说是年深日远，疏散无稽，毕竟田地都是姓黄的开

辟，子孙都是姓黄的遗传，数千年繁衍至今，好容易成了这个村子，不讲替我那创造的

始祖争些外面的好处，也须同心协力，做点气派出来。如今竟像我家房屋要倒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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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隐寓发挥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者，同种族、同宗教、同言语之人独立自治组织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
族之意。此至十九世纪之末所争义务，今二十世纪，已进而有民族帝国主义。民族帝国主义者，则国民之
实力已充于内而溢于外，可张权力于他族之意。此书只讲上一义，以我国程度尚须求自治独立也。

不会裹脚一句，是为下文地步。其馀是陪笔，亦是书中正意。
看房子者不是看房子，写出有心事人的神情。
意思是已针锋相对，故后来一引便上。
此一语亦为黄绣球立案。
此一段说话，为黄绣球全书发脉，即为黄绣球一生立影。
何尝不出力！何尝不斡旋！却可惜力是误用，愈斡旋愈成窟笼。
眉批：最可怜是自家门里的事都糊糊涂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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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不可惜！一个村子，分开来有几千百所房屋，合拢来，却与一所房屋似的，正似我妻

子所说的话，倒了一边，保不住要牵连摇动。房屋倒了，还要牵连，岂不是村上的风

俗，坏了一件，也牵连十件百件？人情坏了一个，也牵连十个百个？一而十，十而百，

那就一齐败坏，不可收拾，实在可怕可恨！但是我一人所见如此，我们村上明白事理

的，总该还寻得出几位。待我回家拣个日子，办两席水酒，请些人来商议商议。就拿我

房屋倾欹，急须拆造的事，借为演说，想必有一二动听。”

一日，黄通理果然叫他妻子办了两席家常便饭，免不得肥鱼大肉，十分丰盛，请了

些同族等辈。大家一到，心里猜着：既不是有什么喜庆的事，必定他家又奉到官谕，要

写什么捐，议什么社仓积谷。再不然，办警察，办团练，这些事情要大家商议。内中一

人说：“这都不像，我家通理先生向来不管这些闲事。听见外头讲，今年村子上瘟疫很

重，有几个人出头，要建斋打醮，做七七四十九天功德，莫非通理先生为了这个，要同

我们商量？至于那地方官府的事，莫说通理不管，我们也大家不情愿。这无非把我们村

上的钱，白白送与官府，赚上腰包，我们还不如去养猫喂狗，倒有点用处呢。”! 说话

之间，通理走了出来，先叙些浮文，都说今日有何事见谕，这般费心，却都来叨扰。通

理道：“自家人说那儿话。连日只因舍下房屋，今年被风吹雨打，有两间要像坍塌，心

中烦闷。偶然想着诸位，邀过来谈谈。诸位赏光，菜是没有，这酒是可多喝几杯。我还

有别话奉商呢。”当下各人坐定，有一位姓黄名禄的，开口先说：“府上房子是多年老

宅，如今若要修葺，却不宜轻举妄动，须得请个看阳宅的先生，拣个好日子，或是应该

抽梁换柱，或是应该添瓦砌墙，倒也不轻容易，若还可以将就得过，不如雇两个瓦木

匠，先用木架子支他几年，再用石灰砖瓦粉刷点，填补点，料也不妨。”" 又有一位姓

黄名树的，接口道：“我认识个瓦木作头，手艺很好，包工也很便宜，你老若是这么办

法，我明日就荐他到府上来，叫他收拾收拾。”# 这两位的话，入了黄通理的耳朵，好

不中听。$ 心上原想借着房子同他们说些整顿村俗的道理，他们先哓哓不休，反觉无从

插口。转念听他们的言论口气，也都是一派倚赖性质，未必能干得甚事。且待我就他们

的话，打动一下，看是如何。便站起来，斟过一回酒，敬上一回菜，笑嬉嬉的说道：

“我这房子，年代太久，内中木料都已霉烂，若就外面支起一根木头，墙上加刷一层石

灰，自然还可将就几年。但是我看这村上住的人家，大大小小，他那房子有的已经支了

木头，有的已经刷过石灰，又有的早经风水先生看了，只觉得总是东倒西歪，外面光

·苑愿缘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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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些黄落话，打一个横竖的主意，如何入得耳？
京外办事，依托西人想从中发财的影子。
政府议改革新政的影子。

官府的事，腐败如此，的确只晓得赚钱。百姓们又只晓得敛钱，做斋醮，所以难了。此段口角，神情举
一，可以概百，为全书蓄势，不是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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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内里枯朽。! 假如一年一年的，你家将就些，我家也将就些，只怕到后来一齐倒个

干净，请风水都请不着，雇木匠却雇不来，岂不要大家露宿在地上吗？”几句话，说得

合席好笑，就有人说：“通理先生，你这话呆了，从来只有水火之灾，遭个大劫，或者

房屋一齐受累，那有好端端便旧点破点，会一齐坍了的？这就过于多虑，虑的又不在理

了。”" 黄通理道：“怎么不在理？不过我虑的，是世界上的公理。须知那水火之灾，一

半虽是人事不谨，还有一半天意在内，这大家住的房子，你连我的墙，我靠你的壁，#

你家将就支砌支砌，我家也将就支砌支砌，眼见得我们村上，都是祖传的老宅子，也经

过几番水火，加上年年的雨雪风霜，难道就这么支得过去？$ 万一我家的倒了，连累你

家，你家的倒了，连累他家，接二连三，岂不要倒个干净！”说至此，大家放下杯箸，

说：“这般道来，莫非想把一村的房子都拆了重造吗？% 看你酒也喝得不多，全是说些

醉话！& 正正经经，你那房子若是修，若是拆，我们总得来帮忙，不修不拆，也不必烦

闷。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得了一天，算一天。俗语说得好：‘前人栽树，后人乘

凉。’我们守着祖宗的遗产，过了一生，后来儿孙，自有儿孙之福，我们年纪已渐渐老

了，讲不得德润身，还讲什么富润屋呢？”’ 黄通理本来话犹未完，至此又被一番抢白，

好气好笑，心知这一班人，都会意不到我的宗旨，半晌沉思无语，只索叫妻子搬过饭

来，让他们吃了好走，只白白厮混了一天功夫，听了些无味语言，看了些可憎面目，都

怪自己没有眼识，当他们是明白事理的，不道也同茶坊里一班人物一样，这可就无法可

想。( 于是胡乱的就让了饭，送了诸人出外。他妻子见他十分懊闷，又方才他席上的

话，也约略听见几句，猜着他嘴里讲的房子，心里头的意思却不是为房子发作。) 前日

同他讲修理房子的时候，他说他的意思同我说不上，如今同人家也说不上，究竟葫芦里

卖的甚药，倒要去问个明白。*+,一面收叠碗盏，打扫厨房，把开水泡上一壶茶，走入里

面房屋。黄通理却已蒙被睡了，到晚来饭都未吃。他妻子怕他是醉，*+- 也就不去惊扰。

这晚一夕无话。

次日早起，黄通理坐在书房。他妻子梳洗已毕，搬了早饭过来，唤同他两个儿子一

·愿愿缘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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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怕他是醉，与上文说醉的话不同。
一语过脉
灵心慧解，以前竭力的腾蓄，都只为透发此一语而作。
吾辈无一日不白混了功夫，可叹！
此一段数语，包括一切呜呼派、旁观派、保守派、厌世派与那甘心老弃的诸派。
自己在醉中，反说人醉，世上人无不如此。
不客气，一定要拆了重造。

自通商以来，吃交涉的亏，受外人的苦，实比水火风霜尤烈。无如只讲将就将就，那有个终久，将得下去
的，将不去，便一齐倒了，势所必然！

此即《新大陆游记》所言“小房非恃大楼而始立，大楼必恃小房而始存”之意。
以不呆为呆，以有理为不在理，懵懵懂懂，如今的人，何莫非此等见识！
历年办新政办新学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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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吃。大的儿子七岁，小的儿子五岁多，大儿子生得乖角文弱，小儿子生得英锐刚

强。! 平常带着两个识识字，讲些蒙学教科书，也都有些领会。这日见他两个同吃早

饭，问道：“譬如这碗饭，弄了好些污秽在上面，便怎样法子？”大的说：“用水漂洗漂

洗也就可吃了。”小的说：“不然，这一碗饭有限，倘或那污秽洗不清楚，就要吃坏人，

不如倾拨了另换一碗。”又问：“譬如一棵花，种在地上，花上爬了些蚂蚁，这便怎样？

难道就把花掐了不成？”那大的说：“这与花何害？只要将蚂蚁除去便是。”小的又说：

“不然，好好的一朵花，固然不能掐去，但是蚂蚁除了又有。就算这枝花上除去，他又

爬到那枝花上去了，除之不尽，劳而无功，不如寻着蚂蚁的窠，或是掘了他的根，或是

把种的花移种在好地上去，叫蚂蚁无从再爬，然后我们的花才能开得枝枝茂盛，年年发

荣。”" 黄通理听他小儿子的话，十分中意，不想这小小孩子倒有这般见识，就趁势问

他：“你娘说，我家后边房屋像要倾倒下来，这是要修理呢，过是要拆掉了他？”两个儿

子尚未回答，他妻子说：“我正要问你，连日你为着房子的事，同发痴一般。昨日又与

人家发了多少议论，到底在这房子上，另有个什么用意？”# 黄通理道：“不要忙，且听

小孩子们讲讲。”他那小儿子就说：“这个要看房子的大势，我就不知道了。”$ 他妻子

说：“五岁的小孩子，晓得什么！你也去问他？”黄通理道：“不要看轻了五岁孩子，他

这‘要看大势’的一句话，就很有道理。对你讲了罢，我实为我们村上的风俗人情败坏

到不成样子。名为自由村，自己村上的人，全不知振作，反被外村人挟制，受外村人糟

蹋，% 想要恢复我这‘自由’两字的权限，组织我‘自由’两字的光彩，所以在这房子

的事上有多少寓意。”& 他妻子不等说完，便道：“原来如此，’ 可不知世界上也有女子

出来做事，替得男子分担责任的么？”黄通理一跃而起，说：“怎么没有？”他妻子说：

“有就好了。”急忙收拾碗箸，撇着两个儿子，大踏步出至厨房，回到卧室，“扑通”将

房门一关。

他那七岁的大儿子，随了出来，看他母亲关起房门，只道是与他父亲斗气，在房门

外喊起来。毕竟他两口子不曾斗嘴，那里有什么气斗？却是房门关得跷蹊，做书的人，

也不觉替他小孩子着急，待我慢慢的弄个明白，下回交代，看官不要一同着急罢了。

·怨愿缘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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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如此”一语传神，将上文无数铺叙都激在此一语中矣。
自由有界，我之自由不能为人所侵，故须恢复此权限。不但要伸我权利也。
名为自主之国，久已不能自主者，即此。
语有分寸，若果小孩子再发议论，便不成理。
善于承接，得情得神。
现在办事，多是这文弱大儿子的意见，不是那英锐小儿子的意见。语语有关合。

此处又腾蓄一大段，仍含着多少寓意。两个儿子的名字暂不出现，亦留为后文地步，不独不宜率，且有作
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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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回

譬触电激发思想 因看会疑扰病魔

上回说到黄通理的妻子进至卧室，凭空将房门关起。他那大儿子在房外喊起来，那

时自有个所以然之故。如今先要略叙黄通理妻子的出身事情，两头话不能并作一头说，

只好把那所以然之故，暂搁不提。

却说这黄通理妻子，她娘家也是世代书香，从小儿就殁了父母，是她一个房分婶娘

带了遂去抚养，乳名叫做秀秋，后来做黄家的养媳，因为未曾圆房，当他是女儿看待，

家下人都称她为黄小姐，至今谈的人，就反把他娘家的姓一时忘了，这也无关紧要。可

怜这黄小姐，从小没了父母，到她那婶娘身边才两三岁。婶娘既不是嫡亲的，性情又不

甚厚道，平时待这黄小姐，饥一顿，饱一顿，勉勉强强，过了四岁，就当作丫鬟使用。

到六七岁上，把一切粗重的事都逼着她做。夏天任他睡在蚊子堆里，冬天大冷天，也只

给她一件破棉袄，冻的澌澌的抖，拖了鼻涕出来，还要打要骂。一年到头，疾病痛痒，

更是毫不相关。却有一件，天天那双脚是要亲手替她裹的，裹起来使着手劲，不顾死

活，弄得血肉淋漓，哭声震地，无一天不为裹脚打个半死。有时他房分叔子听不过，

说：“你也耐耐性子，慢慢的与她收束。若是收束不紧，也就随便些，一定弄到哭喊连

天同杀猪一般，给左邻右舍听见，还道是凌虐他，是何苦呢？”他婶娘道：“这女孩子们

的事，用不着你男子汉管。原为她是个没娘的孩子，将来走到人面前，一双蒲鞋头的大

脚，怎样见人？偏生她这撒娇撒泼的脾气，一点儿疼痛都忍不住，手还不曾碰到她的

脚，她先眼泪簌漉漉的下来，支开嘴就哭，叫人可恨。恨她不是我养的，要是我养的女

儿，依我性子，早就打死了！不然，也要硾断她的脚跟，撕掉她几个脚趾头。若是左邻

右舍说我凌虐她，请问那个邻居家的堂客们不是小脚？脚不是裹小的？谁又是天生成的

呢？如今我不替她裹也使得，日后说起婆婆家来，却要说我婶娘：既然抚养了她，不讲

什么描龙刺凰的事，不去教导她也还罢了，怎么连这双脚都不问信？如此传出去，不但

我受了冤枉，只怕人家打听打听，无人肯要，倒耽误了这孩子的终身，对不住他那死过

·园怨缘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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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爹娘！再说大脚嫁不出去，你就养她一世不成？看你有饭还怕吃不完呢。”! 絮絮叨

叨，一面说，一面更咬紧牙关，死命的裹。黄小姐那时虽然年纪小，听了他婶娘这一番

话，晓得他的利害，也就死命熬住了疼，把眼泪望肚里淌。以后一天一天的都是如

此。"

那年她婶娘的儿子开蒙，在村上一个村馆里上学，就叫黄小姐每日挟了书包送他进

馆，上午送中饭，下午领回来，一日三趟，都是黄小姐奔跑。她那儿子顽劣异常，若是

这三趟之中在路上跌了，或是有什么惊吓，这就是黄小姐晦气，总说是欺侮了她，作弄

了她，不是臭骂，便是毒打。试想，黄小姐一双半烂不断小脚，年纪又同他婶娘的儿子

差不多，怎样追随得上？照应得来？常常就暗中饮泣，说：“我与他是一家人，不过他

有父母，我无父母，我既做了他的女跟班，还要吃多少冤枉苦，真真女孩子不是人！可

惜我是女孩子，要也是男孩子，虽然也同今日一般的苦命，定归趁着还学堂的时候，背

地里要问问先生，多识几个字，等到大来，也好自寻饭吃。别的不讲先不先，这双脚那

怕生个疔，害个疮，也不会这般的痛楚。”#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看看又是年把功夫，黄小姐已经九岁望十岁了，在那婶娘手

下受的磨折，吃的苦恼，也言之不尽。十岁上发了一身痧子，又出了天花，这两桩都是

小孩子要紧的事，随便什么贫苦人家，他女儿遇了这个当口，总得要调护着些。那天花

又是险症，没有不请个小儿科，吃副把药，避几天风，还要忌生人往来。落在富贵之

家，更不消说，当那天花将发未发之前，就连吃的发物，如雄鸡、鲫鱼、蘑菇之类，也

要花上多少钱。那时黄小姐不讲这个，简直比贫苦人的女儿还不如。她婶娘就不曾问过

信。也是黄小姐的天命，日后要从那黄家做出些烈烈轰轰的事，于这自由村上，大有关

系，所以她这两桩病轻轻发过了，连自己都不知不觉。这是后话慢表。

自从这年之后，她婶娘却已亡故，就有黄通理家领了去做养媳妇儿。那时黄通理也

是寻常一个小孩子，并无姊妹弟兄。过了几年，圆了房，一直跟着黄通理，也不过会些

寻常操作，安安稳稳的做个妇道人家。平时只听得人说什么三从四德，自家想：那四德

的“德”“容”两字是说不上，言字不懂是怎样讲，若说是能言舌辨，只怕是男子的事，

不应该妇女上前。至于那“功”字，又件件不曾学得。在家从父，我从小又是没父母的

人，如今只索从了丈夫，日后从了儿子就完了，但不知自古以来男女是一样的人，怎么

做了个女人，就连头都不好伸一伸，腰都不许直一直？脚是吃尽了苦，一定要裹得小小

的。终身终世，除了生男育女，只许吃着现成饭，大不了做点针黹，织点机，洗洗衣

裳，烧烧饭，此外天大的事，都不能管。像我是细巧事不会，相貌又不好，幸亏丈夫还

·员怨缘猿·

!
"
# 此处语语反跌。
此处亦为黄绣球后文立案。
多少动听的话，只在此一句最是切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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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谅我，从小儿在婶娘身边，失了教导，一切不与我计较。只可惜我苦命投生了女人，

终久不能显亲扬名，不能帮着丈夫在外面干些正事，只好闷在大门里头，有话也不敢

说。几时世界上女人也同男人一般，能够出出面，做做事情，就好了。这是黄小姐一向

怀着的鬼胎，不过有此思想，并未有何事触激他的脑筋，晓得世界上的男女，本来各有

天赋之权，可以各做各事，所以他这思想，还是从小时候受他婶娘的苦处，自怨自恨而

来，并不知女子本有女子的责任，不应放弃的道理。因此上跟了黄通理十几年，习惯自

然，这种思想也渐渐的忘了。却是他这思想，譬如一件东西，含有电质在内，浑浑融

融，初无表见，碰着了引电之物，将那电气一触，不由的便有电光闪出，可以烧着了衣

服，毁穿了房子，其势猛不可遏，猝不及防。电气含得愈多，发作得愈烈愈大。

当日他听黄通理的话，无意中问了一句：“可不知世界上也有女子出来做事，替得

男子分担责任的么？”黄通理却一跃而起，说：“怎么没有？”就如触动了他的电气，把

他那一向所有，十几年渐渐忘了的思想，顷刻间兜上心来，故接着只说得“有就好了”

四字，翻身就走，不暇往下再问。他这“有就好了”四字之中，有多少欢喜美满的情

景，有无限恍悟决断的精神！在他自己，亦莫知所以然。一念之间，想道：“要做事，

先要能走路；要走路，先要放掉了这双臭脚。如今这脚底下缠了几十层的布条，垫了两

三寸的木头，慢说要与男子一同做事，就是走路，也不能同男子大摇大摆，这便如何使

得？”所以就急忙忙关起房门，要去放那双脚。这个原故，也交代出了。

却说当时他只趁一时之性，原不曾计及女人的脚是能放不能放，放了能走不能走，

等他那儿子在门外乱敲乱喊，他反狐疑起来，说只怕要去问问他老子，于是重新开出房

门，搀着他大儿子，又到了书房。! 只见黄通理与他小儿子坐在那里，对着一个地球

仪，指手画脚的说。他那大儿子也就挤上去看。" 黄通理便对他妻子道：“你去罢，你

一个女流之辈，不要在这里搅扰，让我同两个孩子讲些学问。”他妻子道：“方才我不是

问过你，说女子也可以出来做事，既是可做事，也就可以谈谈学问。虽然我年纪大了，

究竟还比你小得多，你同孩子们讲的，不信我就懂不得。向来我只道是女子不能同男子

一样做事，故此十几年来，只还我的女子本分。如今想要在本分之外，再做些事来，也

好帮着你教教两个儿子。”黄通理听了，喜不可支，便问：“你若要做事，却先做那一

桩？”他妻子说：“只要是地球上体面的事，一件一件的都要做出来。”黄通理不觉笑道：

“我们这村上，不过是地球上万万分的一分子。我是个男人，要从这万万分的一分子，

寻个做事的方针，还无可下手，你一个女子，小脚伶仃的，就算能做事，应着俗语所说

‘帮夫教子’，也不过尽你一人的愚心，成了我一家的私业，好容易说到地球上的体面。

你看这地球仪上，画的五洲形势，其中经纬度数，面积方里，盛衰沿革，野蛮文明，许

·圆怨缘猿·

!
" 自此即引入黄绣球所以名绣球之故。草蛇灰线，泯然无笔墨痕。
此处仍作停蓄，不使一泄而下，既得情事，又为开下文波折，无脉断筋续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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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学问的专门名家都考究不尽，单讲那地球上地理科学的范围，有关于地球表面之天

文地质等事，有关于地球上政治生业等事，宏纲细目，除非像孩子们，六七岁时就研究

起来，动得他的观念，发达他的心思，然后他们好各就其材力性质，做得地球上一两件

的事。! 但是地球上的地理学，是先从自己的知识扩充，由自己所住一乡一里的知识，

扩而至于外乡外里；由外乡外里的知识，又扩而至于我的国度；由我的国度，扩而至于

别的国度，然后能就全地球的事，考究得失，做他出来。不是什么读书的只为取功名，

种田的只为收租税，做生意的只为赚铜钱，就叫做做事了。”"

他妻子接道：“这样说，做女人的也不是只为梳头裹脚做活计，是明明白白的了，

怎见得我就不能扩充知识？只要你有什么知识，换与我，我也慢慢的会有知识换与你，

再给两个孩子们开通些知识，这先就有了四个人了。从我们一家四个人，再慢慢的推到

一个村上，那怕他风气不行。# 只有一句顶要紧的话问你：像我这一双受罪的脚，可以

放得放不得？$ 方才我倒要放他开来，又恐怕是放不得的，要问你一声。如今我是问过

你，你说可放最好；你说不可放，我也一定放掉他，不能由你作主！”% 黄通理又笑道：

“放了这脚，却见你女子们开风气的第一着，怎么使不得？只怕放了倒不能走路，又不

怕阖村的人笑你吗？”他妻子道：“亏你说出这句话！照你说，一个人站在地球上，不能

做点事，不能成个人，才怕人笑话。这我放我的脚，与人什么相干？& 他来笑我，我不

但不怕人笑，还要叫村上的女人，将来一齐放掉了脚，才称我的心呢。至于走路一层，

向来缠紧了几十层的布，垫了二三寸的高底，还要蹢蹢踱踱，一天走到晚。从前小时

候，两只脚烂的出血，还跟着我那婶娘的儿子上学，一天走几趟呢。如今虽说是小的走

惯了，一放开来，头两天不方便，到十几天后，自然如飞似跑的，走给你看！”

黄通理听了说：“看你不出，一直见个庸庸碌碌的，忽然发出这些思路，好极！好

极！”’ 他妻子道：“从来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看我庸庸碌碌的，我将来

把个村子做得同锦绣一般，叫那光彩激射出去，照到地球上，晓得我这村子，虽然是万

万分的一分子，非同小可。日后地球上各处的地方，都要来学我的锦绣花样。我就把各

式花样给与他们，绣成一个全地球。那时我就不叫‘秀秋’，叫‘绣球’了。就说没有

这个大势力，我却发了一个大誓愿，你瞧着罢。”黄通理又连说：“好极！好极！好极！

从今以后，我便叫你做黄绣球，把这‘黄绣球’三字，当个记念如何？”

·猿怨缘猿·

!
"

#
$
%
&
’ 以黄通理之开通，尚不知其妻，只当他一向庸庸碌碌，知人之难，知人之不易也如此！
自由独立之真理。
自由独立之萌芽。
顺补上文，说不着迹。
前文如许曲折，此语一拍而入。

外乡外里，就本国言，扩而至于别国，即是民族帝国主义。此句是因类而及，然欲知本国，不可不知他
国，则亦民族主义中应有而不可少者。

此即由市民成族民，由族民合成国民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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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二人说到此处，做书的又要交代一句。黄通理的妻子，以后就统名之曰“黄绣

球”，看官却要分清眉目。! 当时说话之间，黄绣球举目一看，不见了他两个儿子在旁，

说道：“孩子们往那里去了？”原来他两个儿子，在他二人说话的当口，走出书房之外，

听见外边人说，街上有会，他弟兄两个就跑入会场玩耍。黄通理一听，果然不见他弟兄

在面前，先出至屋内一寻，又走到大门外一寻，晓得有出会的事，一定去看会了，便进

来对黄绣球道：“你关上门，我去寻他们回来。”

少顷，时已过午，黄绣球早把午饭端整，先自吃了。看看交到申牌时分，才见他父

子回转，少不得黄通理要教训他孩子们一顿，正在发怒，只见黄绣球穿着他大儿子一双

鞋，半旧不新，一跷一拐的，不觉笑道：“你当真已经把脚放掉了？”黄绣球道：“凡事

说做就做，有什么不当真！听说外边的会，一连要出三天，你不要骂孩子们，明天我且

带了他们去看两天，练练脚劲。”" 黄通理道：“这种事，迷信鬼神，伤风败俗，我们不

能禁止，没的还叫孩子们去看！你一向不出大门，如今便说放开了脚，要练练脚劲，也

没的要去看会的道理。若讲女人放掉了脚，今天去看会，明天去看戏，就使不得，与你

那说的话、发的誓愿，就成了一个大反对，还说什么‘绣那地球上的新花样’，只怕村

上的新鲜话把，先让你绣出来了。”黄绣球也不搭白，仍旧一跷一拐的走了开去。

这里黄通理又把些教训孩子的话讲了好半天，回至内室，大家都不谈起，正是一说

不休说过便了的常事。不意这晚黄绣球不堪安睡之后，就得了一个病，浑身发热，如火

炉一般，昏昏沉沉的人事不知。好奇呀，此病从何而来？看官且胡乱的猜上一猜，猜不

着的，等做书的下回再说。

·源怨缘猿·

!
" 至此始泄尽放脚之事，累曲层折，一笔不平。
此处递入下文亦毫无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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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回

梦中授读英雄传 天外飞来缧绁灾

上回说黄绣球无端得病，便昏昏沉沉的人事不知，怕不是着了邪魔，一定中了时

疫，却原来都不相干。

那天黄绣球说要带儿子去看会，被黄通理责备几句，不曾搭白，他那心中就另有一

番盘算，想道：“脚是放掉了，究竟放掉了脚之后做点什么事情，自己也没有捉摸。一

来虽是粗粗的识几个字，总是不曾读书；二来实实在在，自从进了黄家大门，守着妇女

不出闺门之训，一步不敢胡行乱走，大门外东西南北的方向，还辨不清楚，起先原想借

看会到外面游览一周，拚着两天功夫，到底看看我们村上是那样风景，有多少山，有多

少水，有多少田亩，大略有多少人家，望那一条路去，通着那里，见那一边要道接着这

边，再问问一年四季出的，是那些物产。”转念一想：“出得门去，一个人不认识，认识

的又无从讲到这些，并且自己不会写字，就耳有所闻，目有所见，也记不清许多。两个

孩子又小，不能帮忙。难道出去两天，当真去白白的看会，惹人笑话？再说这事也不是

两天弄得清的。”这般那般，嘴里不说，心里是翻来覆去，想不出一个法子，好不烦躁，

不觉的他那热血膨胀，激动了心火，一时上升，渐渐的浑身发烧。沉思久倦，便脱衣而

睡。

朦胧间走到不知什么所在，抬头看见一所高大牌坊，牌坊顶上，站着一位女子，身

上穿的衣服，像戏上扮的杨贵妃，一派古装，却纯是雪雪白的。裙子拖得甚长。脸也不

像是本地方人。且又不像是如今世上的人。! 正在疑讶，那女子却招手叫他上去，恍恍

惚惚的也就同他站到一起。这女子自说：“名字叫做玛利侬，姓的是非立般。”黄绣球一

想：世上那有这六七个字的名姓？当时听得不懂，说：“我只姓一个字，叫做黄，名字

叫绣球，是这村上本地人氏。你奶奶是从何方来的？”这女子说：“你姓黄，是黄家的

·缘怨缘猿·

! 写梦境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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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晓得我是白家的人？”黄绣球听他问得鹘突，说想必是嫁的姓白的了。这女子不

答，随手在身边摸出几本小书册子，指与黄绣球看。上面弯弯曲曲，横横斜斜，画得一

排一排的，并不见有一个字，便问：“这画的何物？怎么没有字迹？看他何用？”这女子

又从新拿出一本书来，上面却有三个大字。黄绣球只认得一个，说：“当中不见一个雌

雄的雄字吗？”! 这女子道：“是呀，你既知道有雌雄之义，雌雄是就禽鸟讲的，怎么历

来的人，都把男子比作雄，女子比作雌？说是‘女子只可雌伏，男子才可雄飞’，这句

话我却不信，人那能比得禽鸟？男人女人，又都一样的有四肢五官，一样的是穿衣吃

饭，一样是国家百姓，何处有个偏枯？偏偏自古以来，做女子的自己就甘心情愿雌伏一

世；稍为发扬点的，人就说他发雌威，骂他雌老虎。一班发雌威做雌老虎的女子，也一

味只晓得瞎吵瞎闹，为钱财斗气，与妾妇争风，落得个悍妒之名，同那粗鲁野蛮的男子

一样，可就怪不得要受些压制，永远雌伏，不得出头了。”

数语打上了黄绣球的心坎，甚为欢喜，说：“奶奶怎么就是神仙，知道我的心事？

你便不是神仙，也真真是我的知己。我有些话与你意见相同，不嫌唐突，我便说了。”

那女子笑道：“我何尝是个神仙？既承你引为知己，有话请讲。若是其中有什么委曲难

解的事，或者还可细细的商量。”黄绣球听了，更加高兴，就把他怎样怎样的话，前前

后后述了一遍。这女子听完了，默不作声，半晌说道：“这是你黄姓村上的事，自然你

姓黄的人关心切己，与我白家无涉。" 你黄家果然像你做得出点儿事，岂不叫我白家减

色？# 我白家人也不少，向来男男女女到你们贵村上来的很多，想是你不出大门，不曾

看见过。$ 来者无非总在贵村上，把你们的花样搁在一边，另外翻点花样，占些光去。%

近来你们的花样，霉的霉，烂的烂，原来都是纸糊的，就如女工一般，只好描描，不能

上得绷架子，动针动线，那里还能够用锦绣铺起绒来，平起金来，洒起什么花来？”

话犹未了，这里黄绣球兀自想着：说这人的话好不蹊跷！听他的口气，不但请教不

出他什么主意，怕他把我的事还要告诉他白家人，来拆我场子，我倒上了他老大的当。

那心中一时万分急躁。& 所以他形神合离之间，神魂忽然一躁，形体也就忽然一热。

话休烦絮，且说那女子话犹未了，只见黄绣球呆呆的不曾理会他，猜着他心中不

服，倒真是一个立志自强的女子，便拍一拍黄绣球的肩，说：“闲话少谈，你方才见的

那三个大字的书。与几本小册子，我都送了你罢。”黄绣球说：“你送我无用，我连三个

大字都识不完，其中的文理，同那小册子上弯弯曲曲的一式，更不解何物。你若不弃，

·远怨缘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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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便是白家人直直的指着骂，也不知道谁能如黄绣球听得出口气，怕上当的还甘心上当而不悔呢。
交结外人者听着。
回映黄绣球之语，了然无迹。
崇拜外人者听着。
又作一势，总不使有平笔。
又就字生出波澜心思，笔墨之话，极一时行文之乐。且随手皆是本书妙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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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妨讲给我听听，再让带回家去，请教别人。”那女子道：“这三个大字的书，书面上是

中国字，从我们那边翻译出来的，三个字叫做‘英雄传’。做这传的人，生在罗马国，

把他本国的人同以前希腊国的人各拣了二十五位，都是大军人、大政治家、大立法家，

一抵一个的两相比较。我自十岁上，就很爱看这个传。后来听说有两位著名将相，一个

叫俾士麦，读此传最熟；一个拿破仑，至终身未尝释手。这些小册子却是我自己从前做

的，你看这两书里面都是弯弯曲曲画的，委实就是我们的字。也难怪你不识，如今我且

略略的与你讲些。”就讲了好大一会，黄绣球竟不觉的十分解悟，模模糊糊，像是那弯

弯曲曲画的，都变了字。又像这些字，都认惯的，一目十行而下，不多几刻，便把两种

书中的大概，都记着了。停了一停，再抬头看时，像又不是那个女子，向着黄绣球说

道：“这两种书，你看了虽通知大意，但还不是你的学问程度。”! 就另外取出一本书

来，薄薄的不过二三十张，却全是中国字，指着说道：“这是教育上讲求地理的教授法

子，怎样晓得地理上的生物，怎样晓得地理上的人种，又怎样晓得所居的地理，推而至

于各处的地理，包括一切，照此一本书求之，无所不有。" 譬如由你村上的日用常品，

考求制造工艺的好歹；由你村上的市面，考求远方贸易的利益；由你村上的儒释道三

教，考求各处的非儒非释非道的宗派。看了此书，就有个着手。”黄绣球一面听，一面

看，一面心中想起黄通理同两个儿子，说：“可惜他们没有同来，不然倒好大家听听。

我且记住了，这个有牌坊的地方，回去同丈夫说知，一同再来。”# 但此女子是外方人

口音打扮，不知是一向住在村上的呢，还是路过的？须问明白了。$

正想着，忽见那女子拖着一条白裙，远远的像在云端里去了。须臾，连牌坊也就不

见，心中又想道：“只难道是白衣观音吗？我向来也不曾相信菩萨，奉个观音斋，怎么

他会来点化？我不去管他，我取了这几本书，快点回去罢。”% 一转身听见人问他说：

“你怎样了？”原来其时天已黎明，黄绣球身热已退，黄通理看他一夜睡得昏昏沉沉，至

此才翻转身来，故而问他怎样。黄绣球听见说：“我并不怎样，我都领会得，谢谢你，

我去了。”& 黄通理晓得他是梦话，拍醒了他。黄绣球一看，才也自家晓得是梦，略安

息了一回，便照常起身。梦中的事，居然记得碧清，顿然脑识大开，比不到什么抽换肠

胃，纳入聪明智慧的那些无稽之谈，却是因感生梦，因梦生悟，把那梦中女子所讲的

书，开了思路，得着头绪，真如经过仙佛点化似的，豁然贯通。

当日早晨，因着别的事，未及谈此梦境。’ 后来想起，现在村上，从未听见有姓白

·苑怨缘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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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作一曲，不遽然接着与黄通理说梦，总是推波助澜，有生法，有意绪，要使前后上下骨节通灵。
绝好梦境。
确是梦境。
确是梦境。
又脱卸下去，了然无迹，只是入情、入神、入理耳。
此非言地理也，民族主义皆由地理上生出观念，达其目的也。
写梦境入理，若非梦境要黄绣球忽然识字，又忽然读书，岂不费无数斡旋也说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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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家，甚么有个白家古坟。今天原说去看会，不管识路不识路，一定同两个儿子出

去，打听打听。主意想定，这日果然趁着黄通理不知，搀了两个儿子，向门外一跑。只

得那双脚到底新放开来，跑不上去，反惹得街上人家见了惊奇动怪，一齐哄上来看。有

些邻舍妇女与黄绣球认识的，还只当他做了带发修行的尼姑，个个诧异，都来动问。那

时反把黄绣球挤住去路，大不耐烦，脚又实在还不能走，就搀了他儿子回转。一班人跟

在后头，此说彼猜，纷纷议论，一直跟到黄绣球家门口，男的散了一半，一半还立在门

外，等听新闻。那些女的就跟进大门内，有看的，有问的。黄绣球却不慌不忙，对着众

人说道：“大众不见为我这双脚的希罕吗？其中却有些希罕的事情，今日我来不及说，

明天让我出空一间屋子，请诸位过来坐着，细细的告诉你们，你们一定喜欢听的。”那

时黄通理见黄绣球惹出这件事回家，颇为着急，不想黄绣球如此机变，一时就打发开

去。

到了第二天，老清早的就有人在门前探问，随后陆续而来。刚过早饭时候，已经挤

满屋子，都要听这希罕奇闻。黄绣球是预先准备，连黄通理也不知他腹中如何打的草

稿。这一天见来的很是不少，黄通理更代为踌躇，怕的越来越多，容不下去，而且难免

有趁火打劫，顺手牵羊的事。只听见黄绣球又对着众人道：“我这屋子不宽，这希罕机

密的事。又不便给男人们听着，各位姊姊嫂嫂，快请进来，暂吃杯茶，等我把大门关一

关再说。”那时有的要回去有事，有的带了小孩子不安顿，也就散去几个。还剩得十几

个，却与黄绣球家是相识，就不客气，穿房入房的，各自坐下。有的先去扯着黄通理

问：“到底怎样？”黄通理陪笑不答。不一时黄绣球邀齐了这十几位，坐在屋子内，同他

们讲论一番，前前后后，细细到到，把他发心放脚的原故与那妇道家也好讲学问做事业

的情事，又说起他所做的梦来。众人听着，都诧为奇闻，面面相觑，有的笑着，有的听

了出神。黄绣球只是侃侃而谈，全不像他平时的性质。黄通理在旁，却暗暗称异，说：

“怎么他竟变了一个人？这些竟讲得淋漓透澈。若是我家设一个讲坛，开一个演说会，

请他演说演说，倒是一位好手。恐怕当日那位广东薛锦琴女史，也不过如此。! 但是大

凡的女豪杰、女志士，总读过书，有点实在学问，游历些文明之地，才能做得到。如今

他却像是别有天授的。便这般开通发达，真令人莫测。”再听时，黄绣球正在那里问什

么牌坊，什么姓白的人家，众人都说不知。黄通理便问：“这是你前日梦中的事吗？你

再讲一遍我听听。”于是又述了一遍，黄通理就明白了，" 说：“这且不忙，此时你看天

已过午，大家既晓得你这放脚的事，也该歇息，料理午饭，请各位嫂子们用过饭去。”

大家听得希奇，正自忘记了，一句话提醒，大家才觉得是有些饿，就各自告辞。有两位

·愿怨缘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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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梦断无再复写前文之理，看他偏从黄通理问入，不从黄绣球说出，善于布置，其好处只是不肯将笔放
平。

语非泛说，全为后文立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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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熟的，就留住吃饭，不提。

且说那出去的几位妇女把所听的话传扬出来，无不当做一件奇闻，说是一桩怪事。

从此黄绣球家，天天有人来看。黄绣球就也天天对他们讲那些话。一班男子们也天天有

人来与黄通理谈论，人多口杂，不去记他。只有些人论：黄通理治家不严，任听妻子装

妖作怪，弄出些新鲜事来。或又说：“不是黄通理不好，都是他要修什么房子，乱动了

土，拆了木头，冲撞了太岁，所以惹出些狐鬼，附着他夫妻，颠颠倒倒，弄些笑话。这

还不打紧，若是传到官府耳朵里，说是女扮男装，照起律例来，一定要拿办的。他们左

邻右舍，当是好玩意儿，不去规劝些，赶紧叫他敛迹，等到拿起来，就是一个扶同隐匿

的罪名，干连互坐，可不冤枉杀了！”街谈巷议，这么三长两短的起先当作奇闻，后来

都当作一件大事，奔走相告。黄通理晓得辩驳不清，就嘱咐黄绣球：“且在家内多看看

书，多养养知识，暂时不要出头露面，与人家谈说。慢慢的走下来，遇着一两个闺房同

志，或是我遇着了一两个同志人，再看事行事，推广开来，就不至大惊小怪的了。”

如此歇了好几日，黄绣球与黄通理事过境迁，已不在心上，黄通理将黄绣球的梦，

推详了，已解说与他听过，说：“这是法国的罗兰夫人，在一百数十年前时候。”黄绣球

问：“她说的姓，明明是三个字的非立般，并不姓罗。又说是白家的人。”黄通理道：

“她二十五岁上嫁了一个姓福拉底，名字叫罗兰的，后人都称她为罗兰夫人。至于那白

家两个字，这是句寓意的话。当今地球上的人，共分五种，五种有五种的面色：一种

黄，一种白，那三种是棱色、黑色、红色。这五种是通行之称，其实不过是黄白两种为

大族。凡外国人，如英、法、美、德、俄罗斯，以及荷兰、瑞典、意大利、西班牙各

国，都是白种。像我们村上的人，都是黄种。白种的人，在欧罗巴洲；黄种的人，在亚

细亚洲，这是有书可以考求的，且不必说。! 向来只说白种人的文明，一切学问事业，

都是他们白种的好，我们黄种的人，无不落后。所以你的意思，在梦中说给那罗兰夫人

听了，夫人料着你是黄种的微弱女子，怎样能做事，替黄种生色，什么白家不白家，就

是指着他们种类而言，奚落你的。但是这罗兰夫人，生平最爱讲平等自由的道理，故此

游行到我们自由村，恰遇着你一时发的理想，感动她的爱情，遂将她生平的宗旨学问，

在梦中指授了你。我自此多买些有用的书，回来同你研究研究。你的知识作用，将来虽

不必处那罗兰夫人的境地，不必学那夫人的激烈，自然也非同小可，眼前万不可着急。

天下事只怕无人发起，所以前几天，我独自忧虑，想要谋之于人，而今忽然得了你这样

的猛进，叫我也退避三舍，这个幸福，是万万意想不到。既然得了你，这事就有了发起

的原因，逐渐的造因，逐渐的结果，断非一时能因果并成的。又比如你是器物的原质，

要一一化分出来，也不是一日之功，你道这话如何？”" 黄绣球又道：“我梦中像另有一

·怨怨缘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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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不可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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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给我一本书，是教育上的教授法子，我都还记得，只不知是何书名。如今最要紧

你那句话，多买些书看看，趁着外边来问我放脚的机会，好同他们谈谈，引些同志的

来，叫他们开开知识，自然也不会大惊小怪的了。”

话分两头，这里黄通理与黄绣球自在家中谈论，那外边传出来的谣言，却也纷纷未

息。每日里都还有几起人，到黄通理处探访，只是看不出什么动静，不过总疑心黄绣球

的脚放得稀奇，黄绣球的话，说得别致。谣言百出，果然就有黄氏族中多事之人传到官

府里去，说黄通理的妻子黄绣球，行为诡秘，妖言惑众，派了差役来拿。恰值黄通理不

在家，不问皂白，就将黄绣球带去，发与官媒看管。一二十天来，黄通理本不曾预备竟

有此一着，临时才在外听见风声，事已不及。后事如何，下回交代。

·园园远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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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回

借风使篷图得幸福 随案了事买到便宜

上回说黄绣球被拿到官，黄通理闻风而回，自想：这件事真出于意外，必须自家投

到，申诉明白，不能平白地叫妻子妄受诬辱。急忙写好一张诉呈，把家中托了一个可靠

的人看顾门户，又接了一位上年纪的奶奶们，照应孩子，不及吃饭，走到衙前，照着衙

门口的规矩，要递上那张呈子。衙门口的人说：“这事本官尚未过堂，等过堂时，少不

得妇女犯法，罪坐家长，自然要补提的。你且在外静候，如今递上这张呈子去，虽说是

自行投到，本官收了呈子，未必就批，批了，未必就问，说不定也要管押几天，这就你

们两口子一同缚住了身体。外面打点不来，家中更要着急。你老是漂亮的，只要留着

人，在外面打点得光，不说你这张呈子，简直的不必递，就是你令正，也安安稳稳的，

包管无事。我们晓得这事并没有什么为非作歹的凭据，不过本官听着外面谣言，一时发

作，料想不是大不了的。”一席话，说得黄通理心下恍然，当下即邀了这衙门口的人到

一间茶坊内，说道：“我这件事，全仰仗于你，怎样的先请你领我与妻子一见，请我安

慰他一声。或是请你打个主意，先将他保释出来，再行候审。这其中的道理，请你讲一

句，我总得尽个心意，不待商量的。”那人沉吟了一回，说：“你老要去见你令正，却是

容易，我先叫一个人去，关照媒婆家，其中的事情，你都交给与我，只管放心。但是取

保一层，现在不必，大约本官在这一两天内就要问的。我替你先在里面打通门路，等到

过堂时，说不定问一堂就可了结。万一本官断结不了，再取保不迟。! 你老既托了我，

我必不误你的事，大家同是一村的人，话总好说。我不误你，你老自然心上明白。这时

候你先回去一趟，我在此等你。你来了就可到媒婆家去看你令正，一切都极容易办的。”

黄通理想着他叫我回去一趟的意思，心上一拎，在身边暗暗的一摸，恰好带着两张钱票

子，数虽不多，眼前尽可点缀，便笑说：“诸事关爱，承情之至。”又凑着他的手臂，低

·员园远猿·

! 此语有伏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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